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文艺评论  

本版编辑∶吴南瑶 钱 卫 视觉设计∶戚黎明

    年 月  日 星期日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

李

静

不
要
试
探
﹃
鳄
鱼
﹄

◆ 南 妮

◆ 胡雪桦

荧屏上的男人，
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大江北望》，

每个上海人都应该知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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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繁花》把视角放在了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爱情神话》

把视角放在了当代的上海，近期，在第

十二届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展演中，

话剧《大江北望》则把我们带到了明朝

永乐初年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史上

著名的一场治水开源工程“江浦合流”

海上春申往事，而这是每个上海人都

应该知道的故事。历史学家葛剑雄教

授指出：“上海之所以叫上海，就是因

为在吴淞江的一条支流上海浦上形成

的，因水而生，因水而利。我们现在经

常把黄浦江叫母亲河，把苏州河叫母

亲河，然而这两条都不是母亲河，历史

上讲，先有吴淞江，再有黄浦江。”“上

海”从哪里来？当时上海这一带把河

叫成浦，吴淞江支流的居民一般都靠

着河边居住，一条支流叫“上海浦”，另

一条支流叫“下海浦”，随着“江浦合

流”黄浦江的出现，“上海浦”和“下海

浦”都消失了，此地段却被人们称为

“上海”，并一直沿用。电影《上海王》

开篇第一句画外音，就是“上海，这个

曾经叫上海浦和下海浦的地方……”

该剧得到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

支持，由上海市闵行区文旅局指导，

上海上艺戏剧社制作演出。编剧李世

涛、许静波和陶倩妮，三位来自上海

戏剧学院的师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

料中，潜心挖掘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

史，通过对明朝永乐年间发生的“江

浦合流”治水工程的讲述，对人、家、

族、国进行了层层叠叠的精细刻画。

公元1403年，即明永乐元年，太湖流

域的苏州、松江和嘉兴地区连降暴

雨，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江南万顷

良田顿成泽国，水灾成患。灾情传到

朝廷，刚从宫廷政变中脱身出来的永

乐皇帝朱棣，紧急下旨，命前朝元老、

时任户部左侍郎的夏原吉，带一干人

马前往灾区治理水患。

戏剧是对现实的写照，但一定是

在更高的层次上创造性写照。《大江

北望》的戏剧故事，编剧用理性的开

拓和敏锐的审视，对真实的人物和事

件运用独特的戏剧语言创作出了一个

丰满的剧本。钦差大臣夏原吉、书生

叶宗行、太监郑和、皇帝朱棣都是有

原型的人物，在史实与艺术创作之间

如何把握？这是一个古今中外的艺术

家一直在探寻的课题。年轻的编剧们

在这次的创作中，没有囿于史实局

限，在充分阅读分析了史料之后，他

们让思想和想象插上了翅膀，在舞台

上为我们刻画出了有呼吸、有温度的

人物。

夏原吉从一开始的自负、自重、自

傲，到最后变得自省、自卑、自觉，为了

“江浦合流”而奋不顾身，为了黎民百

姓的安宁，为了千秋万代的福祉，他敢

于怀疑自己、敢于否定自己、敢于承担

责任、敢于牺牲一切！叶宗行这个提

出“江浦合流”的书生，剧中一直是个

勇往直前的人，他功名利禄全不放在

眼里，一心治水。因为他的父母都死

于水灾。但是，在夏原吉决定采用他

的方法治水时，他却退缩了。编剧的

这一笔下得“狠”，让人物的“贯穿动

作”出现了陡转。叶宗行在威吓、毒

打、除族名等手段面前，都没有畏惧退

缩，但就在夏原吉面对两难——是推

翻旧方法，采用新方法的关键时刻，叶

宗行却来劝他“江浦合流”还是缓一缓

吧，他也看到了夏原吉进一步的“险”，

以及自己背负着的祖坟被冲的“孽”和

抚养他长大的姐姐的“情”。“这天下的

事就算是对，也未必能够做成……江

浦合流今年不能成，就待明年……五

年、十年、甚至百年！”这场戏笔墨不

多，夏原吉几乎没有台词，叶宗行在掏

心掏肺地劝，而这一劝，恰恰让夏原吉

作出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将此

《苏松水利疏》八百里快送往应天

府”。这一静一动，恰到好处地刻画出

人物的心境，两个人之间的心心相印

的人物关系，最后，夏原吉的这一句话

推动了剧情的急转直下。这是个巨大

的“事件”，展现出人物的“意志和情

感”。下一场“应天府”的戏，是全剧的

高潮。满朝文武，皇帝朱棣粉墨登

场。编剧知道这场戏的分量，果然，剧

情的发展把夏原吉逼到了死角，皇帝

朱棣首先发难，治水成功，却要重治，

胆敢把“朕”当笑话；武将责问，二十万

民夫“就是一支征战天下的强军”；文

官要求弹劾，前朝老臣“沽名钓誉”“贪

赃枉法”；夏原吉不得不“以死进谏”：

“没有扬帆启航胸怀天下的格局，那大

明只是大明的大明，而非天下的大

明！书读的是道，是担当，是责任，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拿

起了一只残缺的碗，这是他从一个死

去的灾民手里收留的，“一个天下的气

运，就像盛在碗里的水，水多水少，不

在碗沿的最高处，而在这缺口的最低

处……国家，国家，国家，在家的前面，

就得护住身后的家！”这段台词赢得了

一片掌声。

《大江北望》是一台值得继续打磨

的戏。这个戏的开头和结尾，有点生

怕观众不明白，把当今的上海城市两

次投射到舞台上，最后还让一群现代

人涌到舞台上，多少减低了这个戏本

身的力量。其实，当下的观众一定会

在走出剧场后，看到今日眼前的上

海，想到“江浦合流”的往事，进而思

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

极哲学拷问。

好作品令人怜悯他人、审视自己，坏

作品则令人体恤自己、审判他人。看完

莫言编剧、王可然导演的话剧《鳄鱼》，此

念顿生。

三十多年前，小说家莫言写了一部

揭露和追问权力腐败的长篇小说《酒

国》，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之下满盈了作者

的义怒。如今，剧作家莫言以《鳄鱼》再

写贪官，除了体裁不同，主题和视角也变

了，不变的是他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

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中贪官形象多

有，但“在逃贪官单无惮”这个人物却是

莫言独一的创造：此人在国内当市长时

贪图权财色，即将败露之际逃往美国，在

情人别墅里经历、观赏着围绕自己展开

的“宫斗剧”“策反剧”，还养了一条疯长

的鳄鱼，最终纵身鱼腹。他甫一出场，就

已经是个自我宣判之人。整部戏的结

构，就是单无惮以冷漠抽离的取死之心，

观看自己的罪业所造作的悲喜剧，等待

自惩的结局。罪人之所以求死，是因为

他的良心活着。这良心，就是黑暗里的一道光。

导演王可然无比轻柔地接住了这道光，并将

它照进剧场精心结构的黑暗里。这黑暗的外显、

舞台的灵魂，是那条“鳄鱼”。舞台空旷，写实与写

意交融：右侧的沙发一节节如鳄鱼尾，一盏黄灯孤

悬其上，人物在此起坐、交谈、斗心机，为各自心里

的鳄鱼找口粮。左后方，一架黑铁旋转梯连接单

无惮的情人瘦马的卧室、平台，与其说这是一个

安乐窝，不如说是一座小监狱，在内心鳄鱼的挑

动下，瘦马在这儿打麻将，跟单无惮和他的妻子

巧玲控诉、撒泼、叫板。整座舞台，实际上是一座

空寂暗黑的豪华监狱，正中央的巨大鱼缸先是游

动着五彩斑斓的鱼，随着剧情进展，成了巨鳄的居

所——这正是单无惮内心光景的外化。

全剧的体裁感，被导演准确地设定为通往悲

剧的黑色魔幻喜闹剧，人物塑造也服从这一调

性。赵文瑄演出了单无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

变”的另类贪官派头，以及他的尚未消失的道德

感——他冷眼打量着自己往昔的自私、贪婪与绝

情，如今的徒然、贫乏和无意义。“我都已经这样

了”是这个人物喜剧性的口头禅，从味蕾思乡病到

意义感丧失症，令他颇有视死如归的从容——反

派正相，导演选择赵文瑄，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这种

双重性的气质。若“正相”之下那自嘲的滑稽感能

够增强，这个人物可能会更自由。导演将妻子巧

玲处理成喜剧感的来源——将愤怒的妻子和心碎

的母亲双重身份演绎出绝非廉价的喜感，是极难

的事，但凯丽大开大合的表演做到了，她赋予这个

角色爆炸性的能量场。瘦马的主要行动

是控诉和吵架，邓萃雯的表演在歇斯底

里中融入了游戏感，赋予这个角色轻盈

感。李宗雷饰演的刘慕飞恭顺中藏着讽

刺，白凯南饰演的牛布义正词严里透着

猥琐，李龙吟饰演的黄大师老谋深算点

到为止，各自编织出轨迹不同的喜剧旋

律线。

这场谐谑交响乐进行到小涛出场的

时候，高潮到来。如果说单无惮的鳄鱼

喜食官位、金钱、美女，那么儿子小涛的

鳄鱼则喜食毒品。如果说单无惮的鳄鱼

表面看来是需要制度的笼子将它关紧，

那么小涛的鳄鱼表明，人的天性中自带

败坏的因子，不是外部环境的约束所能

解决的——文学和戏剧的最高问题，永

远是人性的深渊问题，是人的超越性与

人的有限性之间永恒对立的问题。

单无惮的临终独白将近三千字，导

演几乎调动了剧场所有可能有的手段，

使它成为全剧的华彩乐章、酣畅淋漓的

大咏叹调。这里可以看出王可然空间运用所显示

的大胆与创造力。观众通道如此长时间地成为重

要的表意空间，这在中国的大剧场演出中是前所

未见的：演员坐在观众席中，起立，站在观众通道，

当单无惮独白时，右手通道的演员们拿手电光“逼

视”观众的眼睛：这绝非是一个你可置身事外的故

事。人人心里盘踞着一条足以吞噬灵魂的鳄鱼，

包括你。鳄鱼是什么？是罪恶，是贪欲——那种

想当上帝的贪欲：自我肯定、自我中心、自我满足、

自我膜拜，不爱人，只爱自己。一切欲望的实现都

是自我膜拜的形式，都是成为人神的路径。不要

试探这鳄鱼。不要以为你凭着自己的意志，能驯

服这鳄鱼。笼子杀不死鳄鱼，也不能让人得救。

那么，救赎之路在哪里？

莫言剧本中弥漫着的怜悯、宽容与仁慈，奔涌

着的“思想和想象的特殊而快活的自由”，就这样

经 由 导 演

的 手 ，流

淌 在 剧

场中。

当AI笼罩全球，分分钟举办论坛

探讨AI对某某行业乃至戏剧创作的影

响之际，忽然冒出来一部完完全全回

归戏剧本源、去除技术包装、不求明星

主 演 、不 跟 流 量 走 势 的 话 剧《边

城》——就显得极为珍稀、难得，尤其

是当演员可以与你在1米内的距离直

视双眼，3秒钟内就红了眼眶，流下泪

水之际……

注重与观众互动、以简单道具创

造多样空间、演员一人仅凭一顶帽子

或一条围巾就可以分饰数人乃至动

物、环境不局限于镜框式舞台、一两位

演奏家包揽所有现场音乐……这些，

被如今观众视为“奇观”的“功夫”，其

实是每一位话剧演员、编剧、导演、作

曲等戏剧人的基本功。这就像当前有

些观众从未看到过不戴麦克风的舞台

剧，就误以为演话剧就必须戴麦克风

一样。技术发达与网络讹传，蒙蔽了

人与人之间当面互动生成的戏剧艺术

的真相。

《边城》“回归”了戏剧艺术的真

相。戏剧，自古希腊诞生之初，到工业

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之前的两三千

年里，就是纯粹靠人与人的“赤诚相

见”推进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的。不

需要麦克风扩音、不需要灯光炫技、不

需要冰屏来“补充”剧情、不需要各种

所谓多媒体视频或多角度转台，来“交

代背景”或“转移时空”……这些在近

期戏剧舞台上那么常见，乃至初入剧

场的观众以为这些“技术加持”，是戏

剧“标配”，甚至会因“舞台简陋”而批

评戏剧品质……

该剧导演是露丝· 康奈尔。把文学

名著搬上戏剧舞台，也是欧洲戏剧传

统。沈从文的《边城》诗意萦绕、审美独

特。它有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的爱情

故事，也有边城镇流水环绕的风土人

情。它胜在语言文字“充满水分，酸甜合

度”，而非情节清晰、引人入胜——这通

常是戏剧追求的目标。但是好在诗意

是小说与戏剧在审美上的一致追求。

因而，在演出前，特别增加了一个“讲

故事”环节，把观众分到两个区域，两

位演员像说书人一样帮助观众捋顺人

物关系，并加强了“河流”的意象。随

后，观众才进入“口”字形的剧场。该

剧被形容为“环境音乐话剧”，是为了

说明自身特色。演员是从“口”的四个

角，或曰观众席的豁口中，奔赴上场

的，这样的“环境”与镜框式舞台的台

上台下完全不同；“音乐”则是因为有

现场伴奏，一两位演奏家包揽大部分

旋律与节奏，还有一位男演员会弹吉

他；“话剧”，它就是真正的话剧，“音

乐”在这里是形容词。

观众席不对号，只对区域入座。

如果想感受演员自观众身边跑上演区

的风，那就坐在“豁口”附近。看得出，

演员都受过戏剧表演的专业训练，声

（音）台（词）形（体）表（演）都很到位。

当翠翠与兄弟中的弟弟傩送之间，明

明情感涌动但欲言又止之际，观众有

一种“误闯”别人谈恋爱“现场”的心

惊。当弟弟得知哥哥也爱翠翠，且知

道了弟弟的心思，乃至即便擅水性，却

还是被河水吞噬之后，弟弟情绪纠结

地朝父亲跪下——演员会随机跪在一

个男性观众面前，在不到1米的距离里

3秒钟内红了眼眶、落了泪，继续说着

内疚的台词。虽然理性地知道这也是

话剧演员的基本功，但是确实能使得

观众区感性能量涌动。

假定性带来的充满想象力的呈

现，是该剧最大的特质。一条麻绳被

两人扯成长方形，一人在前，双手高举

抓着长方形的顶边，双脚踩着长方形

的底边，脚踩着麻绳向前，手送出同样

长度的麻绳，状如“行舟”。还有数根

从天而降，靠着正方体“配重”稳定的

麻绳，一交叉则形成户门。如对角线

一般，穿过演区的又一根粗麻绳下方，

缀满了观众心目中描绘“河流”的词

句，形成“小水滴”，汇成观众和演员共

同的“心水”。演员不时还会选择其中

的纸片，读出观众的心思……一位身

穿棕色帽衫的男演员，把帽子戴上，一

撇腿，亮出脚脖子上的脚铃——成为

“狗”；撸下帽子，站直了，就是人，切换

自如、流畅。

就在这样一边叙述小说，一边演

绎人物和情节的过程中，“边城”的情

感如河流一般荡漾到观众席，带动观

众与演员同呼吸、共命运——这是戏

剧真正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微暗之火》一开播火了。28集的电视剧服

道化很讲究。小镇上所有的美被精心营造，却正

和小镇人攻击那出众的美与出众的个性成为反

讽。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童瑶饰演的

美人南雅开着服装店，自己设计时装，喜欢诗歌，

小镇美学的先驱。她在清水镇长长的街道拎着篮

子走过，招致庸妇们的妄议。那优雅的长裙、黑色

的波浪般的长发、袅娜的高跟鞋，像极了意大利电

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 · 贝鲁奇扮演的

小镇第一美女玛莲娜。

那时，2000年，小镇还近于封闭，保守更胜于

开放，特立独行与出众漂亮被攻击是有可能的。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也是拍摄于2000年，但背景

是1941年。玛莲娜由军人家属变为战争寡妇，由

教授之女沦为卖淫妓女。12岁男童暗恋女主角

的视角，将影片的悲剧性拍得空灵飘逸，充满黑色

幽默。丈夫“死而复生”，历经沧桑的玛莲娜终于

“不美”了。小镇上的女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她示

好。男人爱抢夺遭女人嫉妒的女人。女人们平息

了，男人们也缩头了。闭塞小岛中的人性既可鄙

又可笑。

《微暗之火》中，读复读班的年轻男主角周洛，

曾经是清水镇高考状元，这证明了他出众的智

商。“如果他不被非议，他便不会注意到小镇另一

个被非议的人物南雅”，一个以美艳出名、被丈夫

家暴出名的小女孩的母亲。尽管周洛第一次走近

心仪对象，带着他脑子里的画面，又恨自己的胆

怯，咄咄逼人对南雅说了一番攻击性的语言令人

惊讶与讨厌之外，这个人物后来的逻辑倒也成

立。他对“杀人犯”南雅的拯救，带着大男孩迈向

成年男人的自以为是。不谙人事的纯情是青春特

有的王牌。

电视剧的结尾，刑警队副队长林方路，对警察

同事说着自己读中学的时候，看到他爸爸又一次

家暴他母亲，他拿着刀，差一点杀了他爸爸。他大

哭特哭，哭了有几分钟。这是为了什么呀？可能

是觉得自己一念之差，差点也成了杀人犯？可能

感慨南雅周洛一对有情人进了监狱？女人哭起来

还有美感，男人哭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也不符合警

队领导的身份和他近于中年的年龄。

《城中之城》中，银行行长也会稀里哗啦地大

哭特哭。于和伟一哭，形象受损。酒醉后念着亡

妻那不可控制的小滴眼泪还能让人理解，后来旧

同事死在他面前，他哭得崩溃、哭得漫长，不禁令

人揣摩：是否导演也要考验一下名演员的哭

功？既然那么会对人性产生悲悯，那么大哭特哭

之后，又要动脑筋再起意杀另一个“知情者”蒋芮，

这与同一个人物是否统一？

再之前，电影《飞驰人生2》，沈腾饰演的赛车

手张驰，因为知道自己前赛失败的真正原因，当众

爆哭，抽泣式哭诉。即使是演技呱呱叫的喜剧演

员，一旦哭得涕泪交汇，也终究不雅。宁可他狂

怒，砸东西。

是否，当女人崇尚不哭的时候，男人开始流行

哭泣了？

看看身边中年以上男性，几乎从来没有看到

他们哭过。即使在送别亲人的殡仪馆，也很少看

到他们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不知这句古

训是激励了一代代的中国男人，还是男人的生理

构造终究有别于女人，即贾宝玉所谓的“女人是水

做的，男人是泥做的”。

宣泄是生理现象，克制是意志产物。为什么

电视剧，不但不忠实于生活普遍的真实，还要为难

男演员们制造眼泪炸弹？于和伟在《城中之城》后

三分之一，随着事业的窘迫、被威胁，中哭与大哭

有那么三四次。崩溃也可以是疯狂大笑的。触景

生情会是暗暗叹息，心里自有一个水泵，眼泪不给

人看。即使是俊男的眼泪，那也是“审丑”。警察

那么哭，是否可信？林队长对着警察下属哭，更匪

夷所思。想起了日本电影《砂器》，那个难忘的结

尾：两个警察看着杀掉麻风病父亲的钢琴家最后

一次的演出，即将逮捕他。“你说，他想见到他父亲

吗？”“他在他的琴声里相见。”

文艺男周洛到剧终的形象还是站得住脚的。

“流言止于智者。”他在清水镇南雅开服装店的原

址开了一家网吧谋生，带着叫他“小舅舅”的南雅

有病的女儿。等着女孩母亲出狱后，三人团聚。

他打碎了父母期望孩子读书“出人头地”的古老愿

望，幸福的生活自己定论，生活的意义自己定夺，

倒也提供了新颖的人生观。但愿他清纯的眼睛里

不会流出后悔的泪水。

笑比哭高级而智慧。女人如此，男人更如

此。想起了跟一个男作家的对话：“男人是不是特

别要面子？”答：“是的，简直是为面子活着。”

男人的痛苦戏码编不下去时，编导们可以想

一想当年的高仓健。

无论你是保守还是开放，却不得不肯定，二

次元，已不可磨灭地扎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开

出自己灿烂的花。

这些天，上海，无数粉丝涌入音乐会。他

们，是五亿分之一。

5亿人，庞大的数字。5亿人中的绝大多

数，又是年轻人，闪耀的未来。

这就是二次元。

无论你是保守还是开放，却不得不肯定，这

一新生产物，已不可磨灭地扎根于时代的土壤

之中，开出自己灿烂的花。

据相关机构发布的《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

白皮书》预估，我国泛二次元用户在2024年将

达到5亿人。

二次元，原指“二维世界”，后来成了ACGN

亚文化圈专门用语，这四个英语字母也就是动

画、动漫、游戏、小说的单词首字母合并缩写。

其产业链，涉及视频播放、演艺经济、粉丝经济、

旅游线路和衍生产品开发。

开头所提的音乐会，正是二次元音乐会。

和其他多年积攒人气的实力明星演唱会一样，

它同样一票难求。很难想象，没有一个真实、具

象、有血肉之躯的偶像站在舞台中央，这台音乐

会是如何让你挥动手中的荧光棒，它是如何让

你尖叫喝彩，它是如何让你获得非凡体验？2024

星穹铁道演唱会“星铁LIVE”便揭晓了答案。

舞台灯光熄灭，红色射灯交织，伴随着《卡

农》的旋律奏响，游戏角色“卡芙卡”以裸眼3D

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屏幕中央，左手握琴、右手拉

弓，弓弦往复间演绎着四季协奏曲《冬》。“星铁

LIVE”2024星穹铁道演唱会的演出节目围绕游

戏中的“黑塔空间站”“雅利洛-VI”“仙舟罗浮”

“匹诺康尼”四大“箱庭世界”展开。迥然相异的

题材风格也对本次演唱会在内容编排、演出形

式以及节目设置的衔接上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音乐会突破了传统演唱会的

陈规，将不同音乐形态和游戏内容相互融

合，呈现出独属于二次元游戏的舞台表

现。比如，在“黑塔空间站”篇章中，既有

静谧空灵的管弦乐与交响乐的间奏，也有

充满动感、点燃全场的DJ组曲；当观众随

着列车跃迁至“雅利洛-VI”星球，游戏内

的《八十八号矿地》通过改编，以说唱的形式展

现在舞台上；而“仙舟罗浮”篇则安排了非常“接

地气”的节目，在《片时酣》《浮槎竟天》的旋律

下，舞狮、空竹、转碟等杂技杂耍纷至沓来，为现

场营造出轻松欢快的氛围；同时，由于《崩坏：星

穹铁道》是一款全球发行的游戏，在择曲方面，

除了有国内热门的歌曲《致黯淡星》，也带来了

海外高人气二创PV《FunnyBone》的现场演奏，

让全球玩家都参与到这场不眠之夜中。这场现

场音乐会也以直播的形式在平台上播放。

如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足够多的

吸引、足够多的选择，甚至是足够多的干扰。现

代人的“三心二意”成为最寻常不过的普遍存

在。所以，单靠不同文艺形式的演绎、不同音乐

作品的叠加，加上一点游戏元素的串联，是不足

以让那么多人奔赴这场热爱的。归根结底，还

是一个成功游戏本身的黏性带来的引流。由其

创造的二次元世界，让现世的年轻人找到了真

实生活之外的想象与美好。

通常，游戏题材源于生活，并用图像幻化现

实，把想象外化，将个性表现至极致，并利用互联

网将拥有类似特质的用户链接。所有这些，都符

合试图以新形式表达个性的当代年轻人之趣味。

星穹铁道演唱会一开票，数秒后即告售

罄。启幕后，B站的直播间热度迅速突破2500

万……除了这一台，由上海鹰角网络主办的

“2024明日方舟音律联觉-不觅浪尘”活动近来

也在上海旗忠网球中心举办日夜场共计8个场

次，同样热烈。

游戏从线上向线下延伸的探索，让虚与实

不再分离。而二次元的盛景之中，中国风的植

入、世界观的大隐，都是年轻人感官满足之外的

另一种获得。不再小众的二次元，因其独一无

二，可做大生意，也可成大学问。

——观“环境音乐话剧”《边城》有感

当戏剧“回归”到
演员与你1米内直视3秒就流泪的模样……

◆ 朱 光

扫一扫
关注“新民艺评”

奔赴热爱，独一无二的二次元
◆ 华心怡


